
、 笔 匹
.

丝巍

叮内喊之士

与 待 鹤 山 人

令 王业群

关日观应塑像

那天
,

如果不是朋友事先通

过中山市电话查号台一路打听联

系
,

直到帮我们找到了郑观应后

世亲属家的电话
,

我们探访郑观

应故居的愿望恐怕要落空
。

因为

郑的故居 目前尚未开放
,

里头还

住着他的侄曾孙一家人
,

而附近

( 包括故居 门口 ) 什么路标
、

门

匾
、

提示都没有
。

这个叫三乡镇

雍陌村的地方
,

虽然紧挨从中山

通往珠海的路旁
,

但问人郑观应

故居在何处
,

多摇头不知
。

还是

靠离故居咫尺之近 的一位老伯指

点
,

我们才找到了藏着故居的那

条窄巷
,

名西上二巷
。

但不知巷

中哪一间才是
。

亏得主人这时已

出门迎候
,

否则我们真的会不得

其 门而入
。

郑观应故居的门牌是 6 号
,

却在巷头 ; 再前面
,

已拆出了一

小块空地
。

故居外观和 内部结构

保存还算好
,

其侄曾孙上世纪 60

年代住进后
,

己将 屋 内做 了改

动
,

但原建筑格局的轮廓还很清

楚
。

屋主告诉我们
,

到此处来访

的人不多
,

他甚至可以记得每一

次的具体情形
。

政眉的确有把这

里修整开放的打算
,

也筹划 了很

长时间
,

补偿费都谈好 了
,

但迁

居地点尚未交涉妥
,

所以他没有

应允搬走
。

听他言谈中不断提到

《盛世 危言 》
,

我便问他读过此

书没有
,

他说读了
,

而且似乎很

知道一些书中内容和毛泽东与此

书的关系
。

特别有趣的是
,

他说

过 去知道郑观应的人之所 以不

多
, “
可能是 由于 阶级 问题

” ,

因为郑
“
提倡 的是 资本主义

” 。

又说
,

其实中国现在所做的
,

就

是郑观应当年所说的
,

如果早这

样做
,

中国也早不是 目前这个样

子了
。

他这一番话说得我不知如

何作答
。

面对这个看上去诚实憨

厚
,

目光中却透出那种典型的农

民智慧的壮年男人
,

我能说些什

么呢 ? 说什么都多余
。

因为这就

是中国
,

这就是占着人口绝大多

数的中国农民的真实情况一一讲



罐
随笔

求实际
、

化繁而简
、

天生着几分

利益盘算者的精明
。

很多人对所

谓的城市化兴奋不 已
,

以为我们

能轻而 易举地跳过 城市发展历

史
,

达 到西方 国家 的那种城市

化
,

这真 是幼稚病
。

不错
,

我

们可以很快就化掉乡村公路
,

化

掉草屋茅寮
,

甚至化掉人表面的

一切
,

但骨子里的东西呢
,

那么

容易化掉吗 ?

郑观应当然属于例外
,

他是

同时代人群中的佼佼者
,

独具慧

眼
、

出类拔萃
。

从学养和理论功

底来说
,

他 自然 比不上康有为
、

梁启超 ; 从社会活动和政治影响

力来说
,

又无法和孙中山相 比
。

但他的思想对这三个人的启发和

影 响本 身
,

却是无 可否认 的事

实
。

对 比康
、

梁
,

郑 观应少 了

理论的大气磅礴及学究气
,

却紧

贴现实
,

显得精明干练
、

老成持

重和有丰富的实际经验
。

其思想

理论的特点是直指现实
、

开方下

药
,

且囊括范围之广
、

格物致知

之细
、

可操作性之强
,

为康
、

梁

所不具
。

他虽与康
、

梁同属维新

思想家的代表人物
,

但对康
、

梁

的维新活动却颇不以为然
,

认为
“
康

、

梁 办事毫无条理
,

不知度

德量力
,

将来 必有风波
。 ”

( 见

夏东元 《郑观应集 》 ) 他和孙中

山虽都推崇西方议会制
,

还积极

向盛宣怀
,

推荐孙
,

请盛将孙转荐

给李鸿章
,

但他 的议会制只止步

于君主共和
,

与孙中山搞民主革

命活动走的不是一条路
。

从 《盛

世危言 》 中
,

我们可以清楚感到

郑观应 由于具备几个特殊条件
:

传统文化熏陶
、

实业家的出身和

经历
、

出洋考察并懂英语
,

所以

见多识广
、

知识渊博
、

看问题透

彻
,

有独到见解
,

且十分懂得如

何在 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游刃
。

这

些特 点在 同时代人 中是不 多见

的
。

比如
,

他极力反对中国选官

制度和强调异地任用的办法
,

认

为它造成了官员普遍
“
所学非所

用
,

所用非所长
” ,

是最为西

方人所轻侮的弊端
; 用现在的话

说就是反对不讲专业和个人特长

的随意性轮岗
,

使毫无特长和建

树的人总能得到
“
常调 官好做

”

的实惠
。

他提 出以薪养廉
,

费用

不足则裁减冗员
,

这是直到现在

还讨论不清的问题
。

在对外国传

教活动的处理上
,

他的见解也超

出一般人
,

能清醒地认识到中
、

西文化实际上互相都有影响力
,

中华文化可以同化外域人
。

他关

于通商
“
实关富强大局

”
和弱国

无外交
, “
利归强

、

害归弱
”
的

论述
,

显示了他与很多迂腐人士

的不 同之处
。

而 他对 中国官场
“
京官

”

畏 葱
、 “
外 官

”

敷衍
,

官员们互相推诱
、

动辄请 旨
、

空

言塞责现象的一连 串批判
,

更可

谓洞若观火
、

一针见血 ! 《盛世

危言 》 中除大量涉及晚清 国家政

体
、

刑狱
、

商务
、

财税
、

教育
、

实业等问题的文章外
,

还有不少

涉及 国防军事领域
,

许多分析提

议既有战略家的眼光
,

又有工匠

打造的精细
,

实在难能可贵
。

此

书 能在 当时社会 上产生 重要影

响
,

并受到朝廷认可
,

乃是动荡

危急的社会局势使然
。

值得一提 的是
,

在 《僧道 》

一篇 中
,

郑 观应提 出 了 自己对

佛
、

道二教的认识和处理办法
。

文中他把老子学说与道教完全混

在一起谈
,

我认为是盲从世俗观

点
,

实际上这两者存在着本质的

不同
。

他把为数众多的教徒看作

社会不 良因素 的根源
,

谈教色

变
,

这也未免欠妥当
。

但他提出

对待和处理佛
、

道二教的办法却

很有意思
。

按他的想法
,

朝廷对

二教的态度是
,

可 以允许生存
,

但

不能允许建宫
、

观
、

寺
、

院
,

不得

召徒聚众
,

使二教教徒真正做到

独身隐遁
,

这正是所谓
“
以其人

之道还 治其人 之身
” ,

即以佛
、

道宗旨制佛
、

道本身的办法
,

可

算是
“
奇招

”
了

。

而郑观应 自

己则是 富于宗教 思想 的
,

其号
“
罗浮待鹤 山人

”

就有很强的仙

道意味
。

晚年他对修道 更是迷

恋
,

并且入室修道
,

发表了用仙

道统一天下的幻想
,

终于回归到

了传统思想的老路
。

这个为国家

富强擂鼓呐喊
、

锐意进取
、

敢想

敢说敢做之人
,

同时是一介清高

之士
,

不意为官
,

不愿攀附官场

权贵
,

有数次可能会对其政治前

途发生重要影响的场合与机会
,

他都有意退避
,

明确表示
“
藏拙

不赴
” ,

愿遂
“
草茅初志

” ,

8 1

岁 ( 1 8 4 2一一 19 2 2 ) 时在上海终

乘鹤仙去
,

次年移葬于澳门前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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